
小厂房 大奇迹
——抗战时期的赣州水东机器合作社

□李春媚

1979年，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跨越山
海，再次踏上赣州这片土地。他就是曾在
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工人并肩奋斗、为“工
合运动”倾尽心血的路易·艾黎。当他走进
赣州的街道，时光仿佛倒流，往昔的点点滴
滴如电影般在他眼前浮现。

江西气体压缩机厂的前身是赣州机器
厂。1951年初，在赣州专署接管赣州水东
机器合作社 20多部大小机床后，赣州机器
厂正式成立。而水东机器合作社的创建历
史可追溯至 1938年。彼时，中国正处于抗
日战争时期，赣州作为后方重要城镇，承担
着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援的重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际友人路易·艾
黎和爱德加·斯诺等发起了“工合运动”，旨在
通过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进行生产自救，为
抗战提供物资支持。1938年，东南工合办事
处（旧址在今赣州市西津路小学内）在赣州成
立，路易·艾黎亲自到赣州筹备相关工作。

在东南工合办事处的支持下，水东机器
合作社于1938年9月在赣南水东大庙前成
立。这里汇聚了从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南昌、
汉口等沦陷区辗转而来的工人。他们不甘心
屈服于敌人的奴役，带着家眷逃至赣州。尽管
得到了政府的收容和救济，但工人们凭借优良
的生产、劳动传统，拒绝不劳而获的生活。

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供的 4万元长
期借款的激励下，工人们挑土、搬木头、运石
头，建起了十几间简陋厂房。随后，他们从
福建、宁波、浙西、韶关等地购置了 19部机
器和大批原料，并邀请了19位优秀技师，收
集了完备的工具。在艰苦的条件下，水东机
器合作社这座小型机器工厂就此建立。

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斗，工人们成功制
造了 100多台小型机器，涵盖弹棉机、织布
机、印刷机、榨油机、抽水机、肥皂机、磨面
机、木炭引擎等多个品种。这些成果标志着
赣州的机器生产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实现
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为当地的工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们还修复了江西
公路局及各大工厂的汽船和机械配件。

翻砂间泥浆四溅，工人们满脸泥污仍埋
头苦干；机器间油烟弥漫，工人的脸庞被熏
得黝黑；煅工部红热的铁花飞溅，打铁工的
衣服被烧得破洞累累，宛如渔网；在模型部
和钳工部，工人们挥舞着强壮的手臂，不分
昼夜地忙碌着，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拼搏奋
进。工人们不辞辛劳工作的场景，让每一个
目睹和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振奋和感动。

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各方赞誉，赣南地
区的数十个生产部门也因此受益。植物
油、面粉、粮食、纸张、布匹的产量大幅提
升，劳动的价值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水东机器合作社的招牌上醒目地写着
“保证责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彰显着合
作社的宗旨与精神。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
集中制，管理架构清晰高效。全体社员通过
公选，产生了一位理事主席和四位监事，分
别组成理事会和监事会。重要事项必须经
过社员大会审议通过后，理事会才能执行，
充分体现了民主决策的原则。合作社的工
资根据工作强度和技术难度确定，体现多劳

多得的分配原则。工人们在艰苦条件下，拒
绝外界的高薪诱惑，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牺牲
个人利益、顾全团体大局的团结精神。

路易·艾黎对水东机器合作社的贡献是
全方位的。他不仅深入车间，对于生产难
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还努力改善社员的居
住和饮食条件。1939年5月，路易·艾黎因
奔波各地指导“工合运动”而过度劳累，在
从屯溪到赣州的途中病倒，患上了伤寒和
痢疾，卧床两个月。即便在病中，他依然牵
挂着合作社的发展，其坚韧与奉献精神深
深感染了每一位社员。1940年 7月，为了
表达对艾黎先生的感激与敬意，水东机器
合作社全体社员制作了一面写有“工人之
友”的彩旗，并在社员大会上郑重赠予他。

水东机器合作社还在中共赣州市委的
指导下成立了党支部，积极开展政治教育
工作。党支部以夜校、图书室和俱乐部为
依托，通过教唱抗战歌曲、编排演出话剧等
多种形式，激发社员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精
神受到极大鼓舞，全身心投入生产劳动，以
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们编排的抗战剧
《黎明》在赣县联合公演中表现出色，赢得
广泛赞誉。他们还把抗战宣传带到了乡
村，用粉笔书写标语，传递抗日心声。在五
一劳动节，赣县各机关团体 1000多人满怀
热情参与了他们的庆祝活动。工人们饱含
深情地说道：“我们从敌人铁蹄下逃离，从
沉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深知自己所
处的立场以及肩负的重大责任，定会将全
部的血汗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国家和民族。”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关键时
刻，亚洲战场战火不断。日本军队在中国南
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空军派出装备新
型B-24“空中堡垒”轰炸机的部队参战，但该
轰炸机对起降场地要求极高，急需建设特级
巨型机场。经勘察评估，大余县新城凭借地
缘和地理优势被选为机场建设地。机场建设
中，铁轨铺设急需枕木和道钉，枕木可就地取

材，道钉生产却陷入困境。东南工合办事处
迅速集结水东机器合作社工人，投入生产。
当时条件简陋，工人们采用手工锻造方式，每
天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仅用一周时间就完
成了首批3000枚道钉的生产任务。据工人
回忆，车间炉火昼夜不息，燃烧了整整七天七
夜，工人们的脸被烤得通红，宛如燃烧的火
焰，但他们毫无怨言，无人退缩。

1945年，日军兵临赣州城下。面对严
峻复杂、危机四伏的形势，水东机器合作社
的工人们毫无畏惧，奋勇向前。他们迅速
而有序地将机器设备进行拆卸，并在敌军
的重重封锁与威胁下，踏上转移征程前往
会昌。一路上，山路崎岖难行，敌机频繁轰

炸，诸多艰难险阻接踵而至，但工人们凭借
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与顽强拼搏的精神，成
功克服重重困难，安全完成设备转移任
务。抵达会昌后，工人们顾不上休整，立即
恢复生产，全力以赴投入到为盟军修理器
械件的工作中。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完
成了价值 50多万元的器械件修理任务，为
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荏苒，那些与路易·艾黎并肩奋斗
的日子，以及工人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
在赣州这片土地上延续。“努力干、一起干”
的工合精神是跨越时空的力量，它激励着
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只要团结一心、脚踏实地，就能创造奇迹。

1979年，路易·艾黎（中）在赣州会见当年的“工合”会员。（资料图片）

1942年，赣州水东机器合作社生产的印刷机。（资料图片）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
府与老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
淡”，军政一致、军民一致，锻造了

“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孕育形
成了彪炳史册的苏区精神和苏区
干部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是
如何炼成的？是以上率下带出来
的，是严明纪律管出来的，是强化
惩治治出来的。党和苏维埃政府
坚持从小事小节抓起，对干部违规

“下馆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犹如
一面作风建设的历史明镜，为当前
全面整治违规吃喝提供了重要的
历史镜鉴。

严惩明目张胆“下馆子”。针
对毫不掩饰、公然违反规定利用职
权公款吃喝、侵占公款的行为，党
和苏维埃政府严厉曝光和处理。
少共中央局巡视员郑茂德，在雩都
（今于都）巡视工作期间，偷窃县保
卫局的骡子，而把自己骑去的马卖
了，赚了 8元钱。回来后与少共中
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大喝，最终被
发觉。在严重警告之后，不但没有
纠正错误，反而在工作上表现极端
怠工，最后受到开除处分。独立第
五团第一营六连副政委赵九苟，不
去领导士兵，提高士兵的政治水
平，反而大吃油饼，收受土豪大洋
10元仅上报 1元，9元尽入私囊。
他还带领伙夫抽大烟，公然开路条
给伙夫方便其找鸦片烟，该路条上
面写着：“兹有本连，伙夫一名，出
街找鸦片烟吃，希各机关步哨放
行。”这已触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法律。门岭县洞头区军事部部
长为欢迎该区模范团从白区打土
豪回来，挪用打土豪的公款，大摆
丰盛酒席七八桌，买了 8元猪肉、1
元豆腐、2元油，好酒两大坛。并且将打土豪的款
子私藏了 200多元钱，以“有病不敢吃药”为由，用
公款购买洋参炖鸡，手上金手表、金戒指样样都
有。此事被《红色中华》报曝光后，受到门岭县苏维
埃政府和县军事部的严肃处理。

严惩挥霍公款“下馆子”。中央苏区的党和政
府，对奢侈浪费、滥用公款在饭馆大吃大喝的行为，
进行重点打击。小岔乡苏维埃政府两个月挥霍五
百多块大洋，五天发一次“杂用费”“客饭费”二十多
元，甚至将犯人伙食费当“伙食尾子”瓜分。这种贪
污浪费现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是要严厉打击
的。兆征县苏工农检察部负责管理通讯员工作的
陈唐子，饭后经常在街上赊账吃东西。有一次走到
龙山酒楼，竟然摆起官僚的架子，叫老板炒菜，要了
猪腰一盘、鸭子一盘、面一碗、老酒一壶，一共吃了
三十多角钱的酒菜。待老板向他要账时，他自知身
上没有钱，难以走脱，就说过几天再来付。结果老
板不肯，他就想了一个诡计，说道：“我是县苏的主
席，你不相信，我的证章拿给你押当。”这种腐化的
生活，实际上是苏维埃工作中最凶恶的敌人。《红色
中华》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应当和这种腐化分子、
腐化生活作坚决斗争。

严惩克扣贪占“下馆子”。中央苏区时期，对通
过克扣、侵占本应属于战士或工作人员的钱粮，用
于个人在饭馆吃喝享乐的行为，指名道姓地进行揭
露并严厉惩处。瑞金县保卫分局管理员王立贵，每
日克扣同志 2两口粮，前后一共扣了 35.5斤，积攒
的米钱拿到街上去大吃大用。石城县新村少共区
委书记温庆祯把上级发给部员的伙食费克扣了 9
元，拿去吃肉喝酒；在粮食突击尚未完成前便把该
区委四个部员打发回家，贪污他们的伙食费；甚至
把没收地主的新被新服以及猪肉，拿来自己用，红
军家属和劳苦群众要求分发，他还板起面孔说：“不
行！不行！”在各地群众把一两米一分钱节省下来，
帮助革命战争的热潮中，却出现了王立贵、温庆祯
这种贪污分子。这些破坏节省运动的举动，直接影
响了工农红军的给养。《红色中华》报指出，“前线上
的战争更加紧急，后方群众的节省运动也正在猛烈
的开展，在这一时期，一分钟也不要疏忽了这种贪
污浪费的坏蛋！”

严惩挪用善款“下馆子”。瑞金互济会财务部部
长朱宗英，将群众募捐的慰劳红军、救济被难群众的
款子，采用收入不登账、虚报支出等手段，贪污了
170多元。并且本来每天只有2人的客饭，朱宗英却
领了5人的伙食1元9角。《红色中华》报提出，要向
这种贪污浪费分子开展无情的斗争。闽赣省黎川县
儿童局书记马玉堂，把儿童团募来买平射炮的钱，用
来进馆子、抽香烟等，工作一点不做，贪污大洋20多
元，甚至到算账时一塌糊涂。经闽赣省儿童局调查
后，马玉堂受到开除儿童团籍的处分。

严惩滥用特权“下馆子”。胜利县军事部的科
员，在车头区潮屋乡整理和扩大赤少队的突击运动
工作中，总是向群众说：“你们过了新年，要弄一点好
酒好肉给我吃，我是县军事部派来的人。”该科员因
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被调离军事机关。万泰县部
分苏维埃干部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论到哪里，都要
群众预备酒肉给他们吃喝。除强行摊派与强迫命令
之外，还常常利用募捐红军战费的名义，实行敲诈。
万泰县苏维埃干部滥用特权、违规吃喝的行为，受到
中央人民委员会的通报批评：万泰县苏完全没有了
解县苏本身所负担的责任，而企图以“群众的落后”
的机会主义者的陈腐套语，来掩盖自己在工作中所
犯的严重错误。中央财政部会计处许文亮，工作上
一贯的消极怠工，是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思想上常
常动摇。在战争紧张时期，请长假去汀州看老婆，并
以财政部名义打电话给瑞金的财政部代买糖给他老
婆吃，限定星夜送到，养成下级政府替上级私人办差
的官僚恶习。像这样滥用特权的贪腐分子，留在苏
维埃最高机关里面，无疑会破坏中央政府的威信。
在中央工农检察部的号召之下，许文亮被公审，判决
开除中央财政部会计处长之职。

吃喝问题从来就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小节，它
直接关乎党的形象与民心向背。中央苏区对干部
违规“下馆子”的雷霆手段，看似惩治的是一个小事
情，实则捍卫的是党和苏维埃政权清正廉明的形
象，从而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构筑起一
道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在 20世纪 30年代，中央苏区有这么一
台仪器，被红军指战员亲切称为神奇的“照
病机”。它曾为王稼祥、曾山、陈毅、陈正人
等领导“照过病”；为即将踏上长征路的30多
名女红军战士进行过健康筛查；为数百名在
战场上受过伤的红军战士做过体检；被一群
红军战士从江西瑞金一直抬着走过一段艰
难的旅途，最后被寄存在云南省昭通市威信
县扎西镇的一家农户的阁楼上，从而完成了
它的光辉使命……它，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一台X光机。

1933年4月的某一天上午，乌云密布，犹
如巨大的泼墨画铺满长空。不甘心第四次“围
剿”惨败的国民党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出
动了6架飞机对中央苏区进行狂轰滥炸。

此时，正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祠堂召
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来不及隐蔽，被
敌军飞机的流弹弹片击中了腹部。弹片击
穿了他的肠子，血流不止，剧烈疼痛，生命
垂危。

于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王稼祥忍
着剧痛，用了近 8个小时取出腹部的弹片。
王稼祥的病情虽转危为安，但仍有部分弹片
取不出来或是找不到位置，留在腹中折磨着
王稼祥。这种椎心之痛严重影响到他的工
作和生活。毛泽东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
是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想尽办法火速购买
一台X光机送到中央苏区。

费尽周折，上海方面购买到了一台德
国制造的 X光机，并将体积庞大且笨重的

X 光机拆散隐藏在棺材中，历经数月才运
至中央苏区。

见到这么珍贵的宝贝，可把红军总卫生
部部长贺诚高兴坏了，他深知这台机器对于
治疗的重要性。可转眼间，他又愁眉不展，X
光机的使用说明全是德文。于是他立即将
在红军卫生学校任教的、懂德文的胡广仁叫
来翻译和协助。

然而，就在X光机快要组装好的时候，胡
广仁诧异地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螺丝钉
虽然小，但是在关键部位起稳定作用。试了
多次，没它还真不行，X光机不仅放置不稳，
而且不能正常使用。怎么办？有人就提议
找“能人”涂作潮来帮忙。贺诚立即派人去
请红军无线电材料厂厂长“涂木匠”涂作
潮。大家都认为是件棘手的事，可到了“涂
木匠”这里却成了一件小事，没一会工夫，涂
作潮居然手工搓出了一颗螺丝钉，而且大小
很适合。

X 光机很快组装好了，第一时间给王
稼祥透视诊断。X 光机的探头在王稼祥
的腿部和腹部反复游走了十几分钟。“看
到了，看到了。”具体操作人员胡广仁兴奋
地叫了起来，他指着深深扎在王稼祥腹腔
内盆骨旁的一块黄豆大的弹片。再探，发
现还有其他位置也有碎片存留……通过X
光机探寻弹片飞入的路径：弹片是从右下
腹打入腹腔的，穿透升结肠，嵌在了右肠
骨窝上。

弹片是找到了，可无奈的是，当时条件
太过艰苦，医疗设施简陋，根本无法进行手

术取出弹片，就只能保守治疗。
为了帮助更多的伤病员，贺诚让胡广

仁在中央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创建一
个 X 光照室，充分发挥 X 光机的作用，既
可以分批分次地给体内有弹头、弹片的伤
病员作诊断，又可以让更多的医护人员学
习 X 光机的操作技术。当时在附属医院
接受治疗的几百名伤势较重的伤残战士，
甚至附近生病的村民都曾被 X光机“照过
病”。X 光机对解决因伤势判断困难导致
的救治、延误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红
军战士的伤亡率，成为战地医疗的“救命
神器”。

之后，中央红军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
搬迁到瑞金城郊的朱坊乡洋江下。因此，
这台 X光机又迎来了新的任务，不仅要给
伤病员拍片子，还要供红军卫生学校教学
使用。作为学校的教学仪器与设备，学员
可以了解 X光机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尤其是第三期军医班的学员欧阳辉、周洪
产等人，专门跟着胡广仁学过 X光机的操
作技术。

1934年 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
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出发前，为了选拔一批身体素质好
的女同志充实到红军的各条战线，中央组织
部将从苏区各省、县妇女部调来的 100多名
女同志组织去体检。通过检查，有些女同志
身体有各种情况，被刷下来几十人，有些被X
光机查出了自己压根不知道的疾病，并及时
进行治疗。

即将离开瑞金，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
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忙开
了，将医院的医疗设备及学校的教材打包
整装入箱，一切都准备就绪。这时，周恩来
突然到访。周恩来表情凝重地说，陈毅在
老营盘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右胯骨被敌
军弹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陈毅肿痛
了很久，但一直不知道具体伤在什么位置，
必须用 X光机拍片。而且，陈毅要继续留
在中央苏区工作，所以现在使用 X光机为
其诊断显得十分迫切。

贺诚当即命令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
长陈志方立刻打开箱子，重装X光机给陈毅
拍片诊断。通过X光机查找到了陈毅腿部
弹片的方位后，贺诚亲自为陈毅做手术。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贺诚取出了卡在骨缝
里的弹片和一些碎骨，保住了陈毅的右腿。

1935 年 2 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
“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中央红军进行精
简缩编。同时，为了减轻行军负担，要将那
些带不动、不好扛的器械全部扔掉或者就地
隐藏。

接到命令后，贺诚和陈志方等人千般
不舍地将 X 光机及 17 箱医疗物资秘密藏
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村民杨保和家的阁楼
上。他们将捆得严严实实的草席压了又
压，生怕“跑风漏气”，最后也只能依依不
舍、噙泪告别。因为这台“照病机”对他们
来说，不是一块冰冷的铁疙瘩，而是他们的
战友，是从死神那里夺回了无数将士生命
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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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照病机”的光辉使命
□汪行舟 刘善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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